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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静 济南报道

关于“过渡”———
超八成的骑手表示自

己会在两年之内换工作

记者：您将书名定为《过渡劳
动》，它试图回答什么问题？

孙萍：其实，不只一个读者在拿到
这本书的时候，会产生误解，认为我写
的是“过度”的“度”，意思就是做了太
多工作，但确实就是“过渡”的“渡”。

这其中有三层意思。第一，这是
我在田野调查中慢慢涌现的一个词，
我希望贴近劳动者的本土语境。我问
过很多人为什么做骑手，很多骑手说
找不到别的活，跑单过渡一下。

第二，我跟踪调查七年，很多骑手
说过渡一两年就走，但好多人一直在
干，相当于一直处于过渡状态。因为这
个工作相对自由，一旦跳入，他们很难
再回到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

第三，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
丁曾提出“朝不保夕者”这一概念，
指的是无保障的，具有依附性的、灵
活的劳动人民。外卖骑手也是如此，
他们没有福利，处于不安全不稳定
的状态，努力抓住生存的机会，来养
家糊口。我想通过这个词去展现劳
动者的韧性、主体性和能动性。

记者：是什么“制造”了外卖骑手
行业的过渡感？

孙萍：社会保障和基本工资的缺
失是骑手过渡劳动形成的重要原因。
对于一个普通劳动者而言，这份看似
灵活自由的工作带有太强的自我计
算和自我消耗。一旦卷入送外卖这样
的零工劳动，不安定性和朝不保夕的
状态就要求个体劳动者迅速地“支棱
起来”，通过不停地算计、计算、安排、
筹划、竞争来挣得收入。

记者：外卖骑手选择留下和离开
的原因都是什么？他们会转行到哪些
行业？其成功比率如何？

孙萍：多数骑手加入外卖的想
法可能只有一两个，无外乎“相对更
高的收入”或“更低的门槛”，但是导
致他们离开外卖行业的原因却有很
多，包括做生意失利、受够了不平等
的待遇、无法对抗污名化、工作的消
耗感过于严重。

就像书中写的，大部分骑手过
渡会变成永久的零工状态。也就是
说，他不会去找别的工作，而是在平
台的零工之间跳来跳去，比如说从A
平台跳到B平台，再跳到C平台。

在2023年我与调研小组作的一
项北京地区外卖员劳动状况的调查
中，仅有12 . 9%的外卖员表示愿意
一直送外卖，而超过八成的外卖员
表示自己会在两年之内换工作。但
针对站点骑手的调查中，我们发现
一年内站点中骑手的流转率达到七
成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九成。

至于成功的比率，我们没有测
算过。根据观察，有骑手去当了加油
站的加油员，有骑手去做了家政工，

还有的回老家带孩子，还有的回老
家开小卖部。

记者：阻碍外卖骑手成功“过
渡”的原因有哪些？有没有让您印象
深刻的案例？

孙萍：骑手大部分的回答，第一是
学历，第二是见识，还有一些说社会技
能。有个骑手，他在上海疫情期间刚干
了两天，后来居家，不得不谋求别的生
计方式。

记者：在您看来，骑手如何实现
过渡？个人、平台、社会能做什么？

孙萍：外卖骑手老了之后，跟现
在老一代没有社保的农民工一样，目
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觉得，
社会可以探索给予外卖骑手更多的
职业技能培训或创业课程培训。

关于调研———
从算法技术到劳动形

态，持续7年研究外卖骑手

记者：2020年，一篇《外卖骑手，困在
系统里》的文章，成为当年极具代表性
的媒体事件。其中采访了您，并援引您
的学术研究。当时，对您有什么影响？

孙萍：这篇文章当时影响力很大，
平台和政策层面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变
化。这相当于一个循环系统，有一个点
变了之后，所有的齿轮都转动起来了。

对我来讲，最大的影响是我的
研究被看见了。以前我觉得外卖骑
手在很多情况下是被人忽视的，这
篇文章发布后，学界成果第一次以
这么广泛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这
是我没想到的。在某种程度上，我算
是比较幸运的。

记者：当时您的研究到了什么
程度？后来方向有变化吗？为什么选
择走出“象牙塔”，将这个项目持续
了7年之久？

孙萍：我原本计划追踪10年，到
2020年时，项目可能完成了百分之
三四十。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它的体
量是比较大的。

这也见证了我从一个学术小白，
逐渐成长为有一定田野经验的分析
师。起初，我关注的重点毫无疑问是算
法，算法是怎么倒逼骑手缩短劳动时
间，同时把他们困在系统里。但后来，
随着调研的深入和视野的打开，我发
现这其中没有那么简单，这也是为什
么我这本书里没有单纯地只讲技术。

我的研究方向源于我在博士期
间受到的学术训练，我对技术和劳
动很感兴趣。劳动形态在中国发展
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现在互联网
时代，又出现数字化劳动，比如网约
车、外卖、代驾、快递等。

大街上的骑手不停地看手机接
单，平台方告诉我，他们的算法很先
进，能同时处理上亿个订单。我感觉

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徐徐打开，智能
世界正在操控我们周边的劳动，而
平台经济的劳动形态与工厂里的流
水线完全不一样，我就想研究一下。

记者：7年跑19个城市，您是如
何走近200多个骑手的？

孙萍：做田野调查，是每个学者
都会面临的问题。这不像采访单位
和企业，我们递上采访函或介绍信
就可以顺利沟通。有一次，我让学生
到街上去“抓”骑手，有学生介绍自
己是某大学的研究生，有个骑手慌
得从椅子上跌到了地上。

田野中，很多事情比较“江湖”。我
一般采取的方式是“无缝衔接”，直接
聊天。有个地方聚集了一群骑手，我就
天天去。开始，他们会躲着我，后来，他
们躲不过我，就不说话。

什么时候真正是一个好时机
呢？就是当你再去的时候，没有人在
意你了，大家都把你当熟人，说什么
都无所谓，你在或者不在。

我们会给他们劳务费，可能比他
们跑一小时单稍微多点钱。对他们来
讲，这是一笔很好的“买卖”，坐在阴凉
地聊天，还能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

记者：您实际体验跑单能赚多少
钱？相比访谈来说，有哪些新发现？

孙萍：我没有像临沂大学邢斌
老师或者北大博士生陈龙那样，一
次持续跑几个月，我只能利用零星
的时间去，而且只能跑众包。我每次
都去一些新地方做调研，有时，我根
本分不清东西南北，手里握着两单
就紧张得不行。我一天赚几十块钱，
最多的时候一天赚200多元。

新骑手其实很难，尤其前三个
月是最难的时期，也是离职率最高
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要与自己作
斗争，去克服紧张情绪，去和商家与
顾客打交道，去向陌生人问路，等不
了电梯的时候爬楼梯……这些给人
的心理负担很重，要不停地去克服。

体验跑单，我将它称作参与式
调查，而深度访谈相当于直接地做
骑手情感感知上的一些调查，我觉
得两者是互补的。做访谈的话，骑手
会说他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有时
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隐藏一些。自己
跑单，是切切实实地去感受，可能跟
骑手说的不太一样。

记者：在书中，您提到“逆算
法”，在体验跑单的过程中，系统给
您什么感觉？

孙萍：在田野调查中，你会发现
很多实战策略。比如，怎么下空单，
怎么安装抢单软件，也就是怎么和
算法玩这个游戏，我把它称作对于
算法理解的民间理论。骑手的民间
智慧，有一些有用，有一些没用，有
的被后台发现，又补上了漏洞。

我不太会被算法裹挟，因为我跑

单没有那么着急，不像别人挂十来个
单子，感觉马上要超时，但我在时间
和路线规划上会有压迫感。

关于未来———
社会和平台介入，推动

改善骑手处境

记者：在书中，您提到作为学者
与外卖骑手似乎被职业和社会身份
区隔。后来走进外卖江湖，跟您之前
看到的世界一样吗？

孙萍：总体而言，我感觉骑手群
体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污名化。很多骑
手说，他不会让家人知道他在跑外
卖，只说在城市打工。有的骑手会有
一种心理负担，好像一个人走投无路
的时候，才会来跑外卖。所以很多骑
手走上街头，本身是需要勇气的。

现在，这种污名化逐渐减轻，随
之改变的还有社会大众的认知。骑
手人群更加多元化，农民工、个体
户、白领甚至学生都来跑外卖。在某
种程度上，跑外卖变成体验生活的
一种方式。

至于区隔，体现在很多面相。空
间上的区隔，一些电梯或一些空间是
不允许骑手进的。时间上的区隔，骑
手和顾客在服务与被服务的过程中，
顾客始终是主动端，但对于骑手来
说，需要通过“等待”获取订单，处于随
时随地要工作的状态。外卖骑手的劳
动形态，会带来很多身份上的区隔，
这也导致有时会遭人白眼。我觉得算
法对骑手的控制是颠覆我认知的。

记者：这7年时间，外卖骑手与
平台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孙萍：我觉得疫情应该算是一个
转折点。

在前期，外卖平台是一个大熔
炉，不停地有人进去，有人出来，流
动性非常高。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
平台扮演了就业缓冲带的作用。疫
情后，很多劳动者在找不到工作的
情况下，会跑去送外卖，甚至开始出
现站点人满为患的情况。

总体来看，这7年时间里，我觉
得骑手和平台之间的黏性越来越
强。外卖骑手对于平台的依赖程度
不断增强，劳动时长、劳动强度在增
加，单价在降低。而需要注意的是，
各项制度规范和基本保障其实也在
逐渐建立。

记者：经过这样大量的调研，您
有什么建议改善骑手的处境，让留
下的愿意留下，离开的有能力离开？

孙萍：这个问题对我来讲依然
很难回答。

从骑手方来讲，他对于平台是又
爱又恨的，一方面我要依赖你养家糊
口，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你压榨我，这
是骑手可能面临的心理状态。

从平台方讲，骑手正在形成一
个非常庞大的劳动群体，在这个过
程中，平台方开始逐渐意识到需要
完善各种兜底保障机制。

政府这一端也在积极介入。这其
中有千头万绪的内容，需要用长时间
去思考，而不能短时间内一刀切。

我觉得，现在处于多方博弈的
状态，不过至少我们看到了改变。比
如，2021年，要求外卖平台不得将

“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2024年，
人社部发文称，将外卖员、网约车司
机等纳入最低工资保障等。

建议平台和社会可以助推解决
外卖人员的社保问题，按层级逐步
形成社会社保机制。建议建立工会
完善上传下达机制，提升骑手的话
语权。现在已经进入“深水期”，每往
前走一步都很难，希望真正有一些
干预性策略来推动改善骑手处境。

外卖骑手，一度成为“陷进去”
的短工。

那么，到底是什么困住了外卖骑
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孙萍和她的
调研小组从2017年开始，持续关注外
卖骑手。在7年跑了19个城市，访谈200
多名骑手，体验跑单的过程中，她发
现，技术之外，更应该关注这个群体

“候鸟”式的劳动形态。近日，孙萍的
研究专著《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
外卖骑手》一书出版，记者就此对孙
萍老师进行了专访，通过她的讲述，
还原外卖骑手的“过渡”人生。

孙孙萍萍（（中中））采采访访外外卖卖骑骑手手。。 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A16-PDF 版面

